
第 17 卷 第 5 期

2017 年 10 月

北 京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Vol. 17 No. 5
Oct. 2017

演化经济学展望

李京文, 袁摇 页
(北京工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北京摇 100124)

摘摇 要: 演化经济学是在对主流经济学的反思和批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突破了长期统治经济学的牛顿力学范

式,使得经济学能够更好的包容创新,具有动态性和复杂性。 通过比较和筛选,从理论框架、方法论和主要观点 3
个方面对演化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作出系统性阐述。 指出目前演化经济学理论体系呈现过度碎片化状态,对该学科

的一体化发展十分不利。 提出演化经济学的发展需要特别加强 3 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不同分支的交流,需要

更为一体化的研究团队,以便在演化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研究问题上达成共识;二是加强跨学科之间的合作,特别

是加强哲学知识的教育;三是重视演化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强化对演化微观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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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演化经济学兴起的原因大概有 3 个:(1)主流

经济学范式危机。 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

济学越来越无法解释现实经济情况,随着几次世界

经济危机的爆发,更是将这一危机推向顶峰。 越来

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现在经济学的危机在于其研究范

式,这种范式又是源于牛顿力学式的机械论和还原

论的方法论基础。 (2)自然科学的发展。 新古典经

济学将经济系统看成一个线性系统,正是由于线性,
系统才会保持稳定状态,当经济系统受到外界的刺

激时,其对系统造成的影响是可以准确估计的。 随

着刺激的消失,经济系统会重新恢复均衡且与原先

一样。 但是混沌理论和耗散结构理论等的出现让人

们了解到,系统内部存在着大量非线性关系,一个很

小的刺激可能会产生如同“蝴蝶效应冶一般巨大的

变化。 当刺激消失后,经济系统也许会恢复均衡状

态,但是不会跟原先的均衡状态一模一样[1]。 (3)
社会科学领域演化思想的积累。 大量经济学家开始

接触演化的思想并将其融入自己的理论中,如凡勃

仑受德国历史学派和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很大,他
的关于人类经济系统演化的学说就来自达尔文的思

想。 哈耶克认为社会秩序的产生不大可能是来自理

性设计或者某种超验的力量,而可能是一种适应性

的、自我演化的结果[2]。
“演化冶源于生物学中“进化冶 一词,但是“演

化冶的思想并不仅仅适用于生物学,只要满足相应

的条件,演化也可以在其他领域发生。 当经济学家

将演化思想引入经济研究中时,能够更好地理解诸

如适应性、适应和选择等概念。 演化分析关注的是

特定个体之间共存现象的变迁模式,该模式是用个

体之间相对重要性的频率指标术语来描述的。 更为

具体地说,演化关注的是个体之间的相对重要性是

如何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为何有些被淘汰掉,
有些被保存下来了[3]。 均衡分析和演化分析都是

经济学核心的分析方式,这两种分析方式的方法论、
基本假设、概念都存在根本性的差异。 随着越来越

多的学者意识到演化的重要性后,这两种分析方法

出现了融合的趋势[4]。

一、演化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及方法论

(一)理论框架

大致可以从本体论和方法论 2 个方面对演化

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进行梳理:第一,本体论上是否

认为生物演化与经济演化属于同一本体论领域。
持肯定观点的学者认为生物的演化优先于经济的

演化,生物的演化能对经济的演化产生影响。 持

否定观点的学者认为生物的演化是与经济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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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然不同的过程,主要争论点如下:一是基因说。
生物的演化依靠基因的遗传、变异和选择过程,而
经济社会不存在所谓的基因。 即使是类比于基因

的惯例,也无法跟基因复制的精确度相提并论。
二是意图说。 生物的进化是盲目的,而社会的进

化是有意图的。 第二,理论依据上是否采用达尔

文主义的“遗传—变异—选择冶机制解释经济的演

化和变迁过程。 通过对本体论和理论来源进行简单

的排列组合可知,演化经济学存在 4 种理论框架,见
表 1。

表 1摇 演化经济学理论框架

理论依据

本体论

生物演化与经济演化属于同一

本体论领域代表

生物演化与经济演化不属于同

一本体论领域代表

采用达尔文主义分析框架摇 凡勃仑[5] ,Dawkins[6] ,Hodgson[7] Nelson 和 Winter[8]

不采用达尔文主义分析框架 Foster,Metcalfe[9] 熊彼特[10]

摇 摇 从目前发展看,采用达尔文主义分析框架且认

同生物演化与经济演化属于同一本体论的理论框架

发展的较为完善。 为了回应上述争论点,Hodgson
进行了系统性的辩护。 首先,他认为达尔文完全承

认意图的作用,只不过“意图冶应该在因果关系中得

到解释。 更进一步说,意图源于个体习惯,而个体习

惯是在成长或者演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个体习惯

是“因冶,意图是“果冶。 因此,演化经济学并不排斥

意图的作用。 其次,达尔文从来没有描述进化是盲

目的,也并不认为选择的环境是给定的。 例如性选

择理论中,个体会根据种群中同性别的其他个体情

况而展开竞争,竞争成功的个体就会获得繁衍机会,
其有利于竞争的基因就得以延续和发展。 达尔文同

样强调生物体在适应环境过程中的复杂成长过程,
有时生物体的行为能够带来环境的变化。 对于他而

言,选择既没有排除也没有看低适应性。 再次,达尔

文主义并不排斥拉马克主义,相反是其前提。 拉马

克的理论如果在某些领域有效,是因为依赖达尔文

的选择机制为进化做向导。 最后,达尔文主义是仅

有的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用来理解世界中的群体如

何为了局部的、有限的资源而抗争。 非达尔文主义

的方法忽略了关键的解释变量,例如文化的演化不

能解释人类文化的起源问题。 如果一般性的达尔文

主义被抛弃,那么“演化冶和“共同演化冶的含义就要

被清晰的界定[7]。
(二)演化经济学的方法论

1郾 “个体—整体冶二重论

方法论的出发点往往对方法论的取向、路径、程
序和决策产生战略性的影响,社会科学中存在 2 个

基本的方法论:方法论整体主义和方法论个体主义。
如果从社会整体出发来解释社会现象就是方法论整

体主义。 整体主义认为社会系统是由宏观规律支配

下的有机整体构成,其核心是社会整体而不是个体。
因而对社会现象的解释只能从社会整体的角度出

发,而不能将社会整体简化成部分来进行解释,更不

可以通过个体来解释。 由于考虑到社会整体的复杂

性,方法论整体主义往往青睐于定性方法论,整体主

义在定性方法论中最主要的应用是阐释主义。 该主

义善于将特定问题放在整体情境中进行考虑,通过

了解研究对象所处的大环境来解释现象本身[11]。
如果从个体出发,用个体来解释社会现象就是

方法论个体主义。 个体主义认为:个体是独立于社

会结构的存在体,社会结构由个体的偏好、目的等动

机构成,社会整体依赖于社会个体,所有的宏观现象

都可以借助于个体的活动来解释和预见。 方法论个

体主义属于直接性逻辑,反对将社会科学建立在整

体结构的基础上,反对通过社会整体现象和人性等

来理解个体行为。 具体地说,它认为社会语境先于

个体行动而存在,因而为了理解个体行为就需要理

解个体是如何受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语境影响的,再
来解释个体是如何根据语境来改变社会。 为研究方

便,方法论个体主义往往将研究对象抽象为简单的、
同质的和相互独立的变量,以避免不同属性变量混

合后带来的复杂性。
Giddens 反对这两种方法论,提出了“个体—结

构冶二重本体的观点,他认为:个体和结构之间是不

可彻底转换的,个体和结构同时存在、相互影响共同

构成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本体[12]。 霍奇逊也认同此

观点,他认为:任何社会现象都不可以还原为原子式

个体的动机,还需要考虑个体之间的互动关系[13]。
马克思主义也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个人与整体的

辩证统一思想。 越来越多的演化经济学家认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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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演化经济学的方法论既不是新古典经济学强调个

体主义方法论,也跟早期的以整体主义为方法论的

演化经济学存在较大差别,更像是一种“个体—整

体冶二重论[14]。
2郾 进化理性主义

对于理性的作用和力量范围的回答构成了进化

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的分水岭。 进化理性主义

者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很多制度不是人类预先

设计的结果,而是以累进的方式逐渐演化而来。 而

建构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理性是无限的。 它无限夸

大人类理性的作用,视人的理性为某种外在于自然

的事物。 如人类所达到的伟大成就均来自于个人理

性,人类的进程和文明是可以通过智者的深思熟虑

来设计和规划的。 许多学者对建构论提出了猛烈的

抨击,如哈耶克从知识的角度对其展开反驳,哈耶克

认为知识具有时空性、局限性和分散性等特征,不存

在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性知识[15]。 因此,人们总是

存在着无知,在不断试错中积累新的知识。 演化经

济学是一门持可错论的学说,这种可错论不仅仅是

本体论上的,也是认识论上的[16]。 波普尔也认为:
知识只是我们对未来的一种猜测,这种猜测伴随着

不断被证伪的过程,这也是理性演化的过程[17]。
需要注意的是,进化理性主义并不是反对理性,

而是强调有限度地使用理性。 它对理性的理解不同

于建构主义,主要体现在以下 4 点:(1)进化理性主

义所持的理性是基于对理性准确理解下的有约束的

理性,其对建构主义的批评也是一种理性行为。 可

以说,进化理性是一种更高级的理性。 (2)进化理

性主义认为理性不是孤立和超越传统的,而是在长

期的试错过程中不断演化而来。 (3)理性主义者对

待改革的态度是渐进的,允许人们运用理性对传统

进行逐步的改良。 而建构主义主张“一步到位式冶
的激进改革。 (4)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局部的,任
何时候都存在着无知[18]。

二、演化经济学的主要观点

从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历程看,大致出现过 4 个

层面的研究:微观企业层面、中观产业层面、宏观产

业层面和共同演化层面。
(一)微观企业层面

不管是在新古典经济学,还是新制度经济学的

框架下都没有发展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理论。 在它

们的框架下许多企业的现象无法得到解释,例如企

业的异质性,非契约关系的存在,团队合作等。 可以

说,只有演化经济学是真正的重视企业及其在创新

中的主体地位。 然而,当前演化经济学中,企业仅仅

是为了解释产业的演化而发展出的一个智力工具。
在演化经济学中,对企业的研究是交由“惯例冶来完

成的,但是大多数研究并没有将惯例与达尔文的遗

传(复制)、变异和选择框架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在对惯例的定义方面:早期的研究中,倾向于将

惯例比作组织的“基因冶或“知识冶 [8],执行着传递技

能和信息的功能[19]。 但是这样的说法较为模糊,并
且学者们对“基因冶的说法存在较大争议。 在中期

的研究中,惯例的概念倾向于被定义为某种重复的

行为模式[20鄄21]。 但是从行为模式的角度来定义惯

例存在着理解上的偏差,因为其没有界定出惯例的

本质,更多的是观察到了惯例的某种状态。 后期的

研究中,学者倾向于从 “能力冶 的角度来定义惯

例[22鄄23],将惯例看作是个体能力的组织化类比。
在企业研究方面:早期的研究主要是借鉴两个

理论或模型来对企业进行解释,一是熊彼特的创新

理论,即著名的“创造性毁灭冶观点。 该理论将经济

的变化归因于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所谓创新就是建

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经济的发展就是不断创新和

组合的过程。 二是 Nelson 和 Winter 的“惯例—搜

寻—选择冶模型。 他们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引

入经济社会分析中,将“惯例冶当作企业的基本分析

单元,起着类似于基因的作用。 企业被视为一系列

惯例的合集。 当企业对现有惯例不满时,就会启动

惯例的搜寻工作,这个过程类比于生物体的 “变

异冶。 类似于大自然的法则,优秀的惯例和企业才

能得以生存,这个过程就是“选择冶 [8]。 遗憾的是

Nelson 和 Winter 的目标是形成一个中观层次的、关
于产业行为的理论。 对他们而言,企业仅仅是为了

解释产业和宏观经济现象而发展出的一个智力工

具,许多微观企业的问题未得到深入解释。
后期的研究中,学者试图探索单个企业的成长

演化过程。 这个层面的研究主要运用了 2 个方法:
组织学习和能力的方法。 组织学习的方法关注个体

如何学习与合作,组织知识如何从个体中形成。 当

前研究的重点在于:惯例在组织创新中的作用,隐性

知识的传播及转化,惯例的动态性等方面。 例如:林
海芬和王涛对天地华宇公司实施的定日达服务进行

了分析,认为组织创新过程中惯例会经过主导期、形
成期和固化期 3 个阶段,组织演化的关键在于通过

互动和角色扮演来促进新惯例的形成[24]。 Feldman
等认为:如果将惯例当作某种事物,如标准的操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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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机器,基因等,那么就很难解释相互依赖的行为

之间的动态模式。 更为一般地说,如果本体论的假

设上就是稳定的,那么很难从中产生动态性[25]。 孙

秀峰等认为:可以将家族企业隐性知识的传承过程

分为 4 个阶段,且每个阶段隐性知识的传承数量和

重点都不一样。 另外,跨代创业是企业家隐性知识

代际传承的一种有效途径[26]。
能力的方法主要关注学习的结果。 组织通过学

习和搜寻活动形成新的惯例,而惯例的效率水平表

现为组织的能力。 能力可以用来解释企业的边

界[27]、企业的异质性[28]、企业的核心竞争力[29鄄30] 等

问题。 最近的研究发现,不仅仅惯例具有动态性特

征,其相对应的能力也具有动态性特征,并提出了所

谓的动态能力的概念。 如 Teece 认为:企业动态能

力可以被理解为企业的创新、适应变化和为了迎合

消费者和应对竞争而变革的能力。 企业的竞争优势

来源于其动态能力,这种能力根植于组织内高绩效

的惯例[31]。 李京文等认为:企业家与一般管理者的

主要区别在于大量使用动态能力,其本质是对次级

能力或者次级惯例进行整合运用的能力[32]。
(二)中观产业层面

在产业层面,演化经济学主要关注技术和制度

创新与产业演化之间的关系。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聚

焦于 2 个方面。
1郾 技术创新对产业演化的影响

早期的研究借助新熊彼特理论,侧重于从供给

的角度来分析技术创新对产业演化的影响。 后来,
学者意识到仅仅从供给角度进行分析过于单一,特
别是忽视了需求的作用[33]。 因而,近期的研究开始

关注技术创新需求对产业演化的影响。 Jeon 等认

为:消费者需求的不断精细化迫使企业通过不断的

学习和改良工艺来进行技术创新,进而推动了产业

的发展。 因而,技术创新与市场需求是产业演化的

重要因素[34]。 任保全等认为:战略新兴产业是推动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转型的重要途径。 其中,技
术创新是关键,市场需求是技术创新的驱动力[35]。

另外,为处理我国工业化过程中的一系列“后
遗症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 因此,不少学

者针对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

研究。 王永莲等对科技进步、产业机构和经济增长

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科技进步增长率

与经济增长周期之间呈现同步变化,而产业结构的

演化速率趋于长期下降。 长期看,三者之间的关系

是积极、稳定的正向关系[36]。 国胜铁对技术引进、

自主研发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
果显示:自主研发能够有效推进我国产业结构由资本

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 国内外技术的引

进对不同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优化作用存在差异,应
该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合理地引进技术[78]。

2郾 制度创新与产业演化之间的关系

制度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制度不仅仅

是一种激励或者约束机制,其本身还作为一种内生

变量在产业演化中起着重要作用[38]。 可以将制度

创新与产业演化方面的研究细分为 2 个层面:企业

层面和政府层面。 前者主要关注内部制度对企业绩

效和创新的影响,后者侧重于建立良好的产业制度、
产业政策等来引导企业积极创新,二者的最终目的

都是带动产业转型升级。 需要说明的是,制度创新

与产业演化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是单方向的,而是双向

的,产业发展也会影响产业政策的制定与调整[39]。
(三)宏观经济层面

尽管新古典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都看重技术在

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且都承认其理论来源于熊彼特的

思想,但是二者存在本质差别。 前者是基于完全理

性的均衡分析范式,而后者是基于有限理性的演化

分析范式。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新古典经济学的

“内生增长理论冶提出批评,特别是其采用加总的生

产函数,完全理性模型来描述技术进步,用动态一般

均衡的思想来描述经济增长。 这种倾向使其远离熊

彼特对经济现象特征的描述———不确定性、不连续

性和非均衡性。
演化经济学可以较好地包容上述特征,其在宏

观经济层面主要关注经济的增长理论,可以称为演

化增长理论。 演化增长理论用演化的思想来看待经

济的增长,即在经济总量的变化上伴随着质量或经

济结构的变化,这个过程也可以看作是关于知识如

何被创造以及运用的过程[40]。 借鉴新古典经济学

和制度经济学中关于经济增长理论的思想,演化经

济学也将技术因素和制度因素纳入其理论体系中。
(四)共同演化层面

共同演化理论是近现代演化经济学理论的重要

进展之一。 共同理论在达尔文生物进化理论的基础

上,吸收了复杂适应系统的思想,将演化理论的适用

面从单一层级拓展到多层级的共同演化。 经济组织

可以看作是多层级的复杂适应系统,应该充分考虑

该系统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及其与环境之间的复杂交

互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非线性、涌现性、路径依赖

性等现象。 从共同演化理论的发展来看主要有 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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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研究。
1郾 企业与产业共同演化

主要考察企业与产业的知识创新、选择和扩散。
产业是由企业构成的,微观企业的演化通过企业之

间的互动影响到中观产业的演化,而产业又提供了

企业的学习环境和选择环境,从而影响企业演化的

方向。 由此可见,企业之间的互动是联系企业与产

业演化的关键。 在企业和产业共同演化模式中,另
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企业家认知。 企业家认知是企业

家对企业的发展定位、所处环境、发展模式的一种判

断力。 企业本质上是一个依从权威系统形成的生产

和交易组织,因而企业家是企业最关键的资源。 企

业家认知是企业演变的核心动力,企业家在很大程

度上决定着企业的学习或者搜寻模式。
企业和产业共同演化模式将达尔文主义的分析

框架作用于多个层级中(个体、企业、产业),在多层

级的演化中不同层级之间的学习过程和选择过程是

相互影响的,并且是采用共同演化的方式。 随着层

级的不断提升、层级内容的不断丰富,影响企业和产

业共同演化的因素会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复杂。 虽然

说,企业和产业共同演化模式还处于初步探索之中,
但是它的提出成功地打通了微观和宏观演化的桥梁。

2郾 技术、制度和产业共同演化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技术、制度是分别与产

业相互关联的。 事实上,技术和制度之间的关系也

并非彼此独立,相反,可以看作是一个硬币的两

面[42]。 眭纪刚等探索了技术与制度的共同演化在

新兴产业发展中的作用,结果显示:在产业发展初

期,制度创新带动技术创新。 在产业发展成长期,技
术创新推动制度创新[42]。 制度创新是技术创新和

产业发展的保障,技术的创新和产业的发展会推动

制度的创新和完善,技术和制度的发展又进一步推

动了产业的演化发展。 三者的共同演化过程可以看

作是动态且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周小亮等认为:技
术、制度和经济的协同演化模型更符合现实情况,并
在此基础上构建动态演化博弈模型,探究技术创新

和制度创新的动态演化博弈过程[43]。
3郾 认知、技术和制度共同演化

主流经济学中对经济行为主体的一个经典假设

是:经济行为主体在既定的偏好和给定的物质资源

约束下,寻求行为、决策的最优解。 从中可以看出,
经济行为主体,如企业家、消费者的偏好是外在给定

的,其主观能动性被剥夺了。 最近的研究中开始重

视个体认知或偏好与制度、技术之间的共同演化规

律,其基本思想就是:改变个体认知或偏好能有效地

提高制度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而后者的进步又能

进一步推动认知或偏好结构的改变。 黄凯南构建了

一个包含结构变迁的多层级演化增长模型。 分析结

果显示:经济增长速度受到技术、制度和偏好的共同

作用。 结构变迁不是经济增长的副产品,而是经济

演化增长的重要驱动力[44]。
可以看到,共同演化本质上是一种系统思维方

式,它强调经济演化系统中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动

态性、复杂性关系。 随着越来越多的重要元素被加

入共同演化的模型中,其对现实的解释会更为有利。

三、演化经济学的展望

(一)加强不同分支的交流

迄今为止,演化经济学主要以经验研究为主,大
量使用比较的、历史的、统计的、制度的和解释学的

方法论,而在理论研究方面严重滞后。 这种理论研

究远远落后于经验研究的趋势导致演化经济学范式

的自我紧张和分裂。 目前公认的演化经济学理论分

支有:凡勃伦传统的老制度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奥地

利学派,法国调节学派,复杂经济学,演化博弈论。 这

些分支缺乏统一的关于演化阐释的框架,彼此较为独

立的发展。 这种局面不利于演化经济学走向一体化。
因此,演化经济学需要一些更为一体化的研究团

队,这些团队能在一些演化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研究

问题上达成共识,从而加强不同分支的交流与合作[45]。
(二)加强跨学科之间的合作

演化经济学和其他学科之间需要更多的合作,
这不仅是重要的,更是必要的。 当前,社会科学不同

学科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46],例如:为理解演化

的本质与机理,需要重温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查
阅生物学中关于基因研究的最新成果;为理解经济

危机,需要回顾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为理解市场是

如何运作的,需要摒弃空洞的理性声明而深入心理

学或者其他学科进行钻研;为理解为何经济学走错

了方向,需要领会哲学和经济学意识形态之间的关

系。 造成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事物大多是多

维度的,而单一的学科仅仅只能认识到事物的一部

分维度,这样得出来的结论也仅仅具有该学科上的

意义。 这也意味着对经济学课程的重新组合,特别

是提高哲学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知名的经济学家,如
洛克、休莫、凯恩斯、马克思、奈特等都是哲学家。 这

种现象并非巧合,哲学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

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导,哲学的每一次革命都会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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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学科的变革。 例如:古希腊自然哲学中本质主

义所提出的原子论思想是经济学及其方法论的哲学

渊源。 理性主义的核心———目的论成为经济学理性

人假设的哲学基础。 经验主义哲学推崇经验分析,
主张归纳法,其对亚当·斯密的影响极大,以至于在

创建经济学范式时,他大量借鉴自然哲学中的实证

方法,把经济学当作可以采用牛顿力学方法的学科。
(三)重视演化经济学的微观基础

演化经济学中对企业的解释是交由“惯例冶来

完成的,但是大多数研究倾向于将惯例看作一个

“黑箱冶,而不关心其微观基础。 惯例究竟是一种

“知识冶“行为模式冶“能力冶,还是“组织的配置冶等,
学者还未达成一致。 这种状况导致学者对诸如:企
业的演化是达尔文式的还是拉马克式的? 惯例如何

在个体和组织之间流动,以及这种流动与惯例多样

性的关系是怎样的? 企业家与惯例之间的关系等问

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 微观基础可以看作是演化经济

学的基石,基石不稳不利于演化中观、宏观理论的进一

步发展,更不利于演化经济学从分散走向一体化。
实际上,主流经济学框架下许多不能解释的企

业现象和问题都可以在演化经济学中得到解释,关
键的问题在于对一些基本概念的界定。 如复制者

(replicator)、交互者(interactor)、演化、共同演化、惯
例等。 复制者和交互者的概念区分是重要的,一方

面,解释社会领域的演化是基于达尔文主义还是拉

马克主义的前提。 另一方面,社会中复制者的识别

将有助于理解复杂性是如何在演化过程中产生以及

传播的。 因此,在演化经济学的框架下,需要关注:
(1)基本的分析单元,即复制者和交互者。 (2)复制

者和交互者是如何在遗传、变异和选择的框架下演

化。 复制者和交互者的概念看似简单,但是在实际

应用中却非常困难,如何准确地界定社会领域中的

复制者和交互者还处于探索中。
总之,将达尔文主义引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突

破了长期统治经济学界的牛顿力学范式,使得经济

学具有更好的包容创新、动态性和复杂性,从而对经

济现象的解释更为有利。 但是演化经济学也是一门

很年轻的学科,其范式和内涵都还在不断的完善中,
许多关键性的问题还未突破,相信随着更多学者的

加入,演化经济学将会取得更辉煌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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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LI Jingwen, YUAN Ye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124, China)

Abstract: Evolutionary economics is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reflection and criticism of mainstream
economics. It breaks through the paradigm of Newtonian mechanics of economics, making economics
better inclusive of innovation, dynamics, and complexity. Through comparison and selection, this paper
makes a systematic exposition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from three aspects:
theoretical framework, methodology and main viewpoints.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shows excessive fragmentation, which is very unfavorable to the integration of the discipline.
Evolutionary economics needs to specifically strengthen the work of three aspects: first, strengthen the
communication among different branches and disciplines. We need many integral teams which are able to
reach a consensus on the basic concepts and problems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Second, strengthen the
cooperation among different disciplines, especially philosophy. Thir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micro
foundation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Key words: evolutionary economics; co鄄evolution theory; enterprise dynamic theor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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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Family Happiness of Only Child忆s
Parents and Its Influence Factors

WANG Lei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28,China)

Abstract: Using data from 2015 China Family Happiness Survey, the standardized family happiness
score is calculated, a comparative analysis is made between parents of only鄄child families and the ones of
other families.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ly, the fulfillment of fertility desire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family happiness. Secondly, parents of only鄄child have significantly higher family happiness than
other parents. Thirdly, parents who born in 1980s and 1970s have higher family happiness.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universal two鄄child policy decreases the gap between people忆 s fertility desire and
fertility policy, which will improve people忆s family happiness, social harmony and population long鄄term
balanced development.
Key words: fertility policy; fertility demand; family happiness; parents of only ch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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